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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语

·当代著名存在心理学大师、美国心理分析家罗洛·梅的成名作
·初版当年，即被《纽约时报》书评栏誉为“本年度最重要的书”
·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是一部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 本书卖点
★名家名作

本书作者为美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爱与意志》是其成名作。进入21世纪以来，罗洛·梅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而成为许多读者钟爱的读物。
★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力
本书初版于1969年，出版之后即引起强烈反响，成为美国当年的畅销书，是一本难得的学术类畅销书。刚一出版，就被《纽约时报》书评栏誉为“本年度最重要的书”。
★内容丰富，充满智慧与机敏
不同于一般内容枯燥的学术书，其思想深邃，语言轻松易读，轻松的语言中揭示深刻的社会问题。
★学术版自2010年出版以来，有很好的销量
本书的学术版自2010年出版以来，销量已达8000多册，在国内具有很好的市场知名度基础。
★大众新版的特点
  定价低；
  内容精简，更适合于普通读者阅读；
  版式、封面设计更轻松、更大众化。
◆ 读者定位

1、一般大众

· 作者简介
罗洛· 梅 (Rollo May，1909—1994)，美国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先后在怀特研究院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长期工作，获得过美国心理学会的临床心理学科学和职业杰出贡献奖以及美国心理学基金会的心理学终身成就奖章等奖励。
罗洛·梅不仅有丰富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经验，而且有大量的哲学心理学著述，出版了《焦虑的意义》、《人的自我寻求》、《爱与意志》、《权力与无知》、《创造的勇气》、《自由与命运》、《存在之发现》和《祈望神话》等20 多部著作。其中大多数著作被重印或再版，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 内容简介
在书中，罗洛·梅以思想家的敏锐和热忱，以高屋建瓴之气度，妙趣横生地描绘了人类本能之一的爱与意志的科学规律，从心理学、社会学、未来学的深度与广度，剖析了各种病态的爱欲。

   作者还阐述了许多基本的和富有吸引力的概念：爱、性、死亡、原始生命力、意志、自由、意向性、选择、决意、冷漠等。其中最难得的是，作者40年前对爱与意志困境的剖析，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仍极具启发意义。
◆ 简要目录

第一章   导言：我们的分裂性世界
第一部分  爱
第二章  性与爱的悖论
第三章  爱欲与性欲的冲突
第四章  爱与死亡
第五章  爱与原始生命力
第六章  与原始生命力对话
第二部分  意志
第七章  意志的危机
第八章  愿望与意志
第九章  意向性
第十章  治疗中的意向性
第三部分  爱与意志
第十一章  爱与意志的关系
第十二章  关怀的意义
第十三章  意识的交流
索引
◆ 上架建议

___ 励志心理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书摘
1．爱与意志之所以能相提并论，是因为二者是人的存在感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是面临选择的行为。没有爱的意志只是一种操纵；缺乏意志的爱，必然只是一种无谓的伤感。2. 爱情的悲剧面向还有另一个根源，那就是人类被创造为雌雄两种性别，因而引致对彼此永远的渴望： 一种追求圆满的渴念，只不过这样的圆满注定是短暂的。
3.二十年前，有人还可能嘲笑人们的厌倦无聊，而如今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空虚已从厌倦无聊的状态转变成了一种暗藏着危险的无用感与绝望的状态。
……
冷漠与感觉缺乏也是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当一个人持续面对他无力应对的危险时，他最后的防御手段就是最终甚至连对危险的感觉也放弃。
4．冷漠在我们看来尤其重要，因为它与爱和意志关系密切。恨并非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
5．当我们相爱时，我们放弃了自我的中心，我们被从先前存在的状态抛入了空虚之中；虽然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存在，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把握。这个世界已经覆灭了，我们怎能知道它是否还能够重建？我么给予和放弃我们自己的中心，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还能重新得到它？……这极其痛苦的欢乐伴随着死亡迫近的意识。
6．如果原始生命力力量比例平衡，它就成为一种伸向他人的渴望，一种通过性、创造、更文明来使生命更充实的渴望。这是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或只是因为知道我重要，我能影响他人，能塑造他们，能够施加一种相当重要的力量而得到安全感，这是一种确保我们是有价值的方式。
7．生活中一些小小的缺口或者重大的隐伤，本来就没必要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来展示。当一个事件已近悬崖，且勒马不及，又终于暴发成灾祸时，那些小小缺口及隐伤部位的剧痛，早就在刹那间，便遍及整个灵魂世界了。
8．命运是什么？是指降临于我们身上的某种特殊或偶发的不幸。 
  他们悲剧的生命观反而使他们能在生命中得到喜悦。他们靠着后悔痛苦并不能改变现状，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接受自己的命运，选择深刻性的价值，并让自身相信且欢喜自己以及所属的客观存在呢？
八、章节摘选
           卡桑德拉：阿波罗是预言家，他指派给我这工作……
           众人：你已陶醉于这神力了吗？
          卡桑德拉：是的，那时我已预感到了这城市的命运。
——摘自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我们的时代关于爱与意志的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于，尽管从前我们总是将其视为生活困境的解决之道，而如今其本身已成为问题。的确，在这个过渡的时期，爱与意志变得更为艰难，指导我们心灵航向的古老神话与象征已不复存在，焦虑已成为流行病；我们彼此相拥，尽力让自己感觉什么是爱；我们不敢选择，因为我们害怕一旦选择了一件事或一个人，我们就会失去另外一个。我们太害怕了，因此无法抓住机会。于是我们从根本上放弃了与之相连的情感与过程——而爱与意志首当其冲。个体被迫审视自己的内心，也被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这样的新问题所困扰。即：即使我知道自己是谁，我也无足轻重，我无法影响其他人。接下来便是冷漠，继之而来的则为暴力，因为没有人能够永远忍受因自己的无力而产生的麻木感。
爱作为生活困境的解决之道而被大肆宣扬，人们的自尊的提高或降低仰赖于是否得到爱。那些认为自己找到爱的人沉溺于自己是正人君子的想法，就如同从前加尔文教徒的财产被当作他们成为了上帝选民的确凿证据。而那些未能找到爱的人不仅或多或少有一种剥夺感，而且他们的内心更深处，受到伤害更严重的地方，他们的自尊被破坏，他们感到自己被贴上了新型贱民的标签。他们求助于精神治疗，诉说当他们凌晨醒来时，倒未必是感到特别孤独或不愉快，但他们深信他们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生活的大秘诀，并因此而备受折磨。而且一直以来，离婚率不断升高，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陈词滥调日渐增多，并且人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许多人而言，性越来越容易得到，但却越来越失去其意义。这种“爱”即使是不完全虚幻的，也是极其飘忽不定的，于是一些新的左翼政治团体成员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正是被我们的保守的社会损害的。因此他们所倡导的改革有着这样明确的目的：建立一个“更有可能产生爱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矛盾的情况之中，不难理解性爱——这一救赎之梯中最低级的人所共有的爱之表现形式就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因为性根植于人之生理需求的本性。我们似乎至少可以仰赖它给予我们一种爱的复制品，但性却也成为了西方人成败的评判标准和负担而非救赎。关于爱与性之技巧的书籍不断出版，虽然可能几周之内仍很热销，但却不可信。因为虽然大多数人无法说清，但似乎已意识到我们将追求性技巧视为得到救赎的方式而对其狂热的程度已使我们忘记了我们所追求的救赎。慌不择路是人类古老而又是有讽刺意味的习惯，当我们失去了爱的价值与意义时，我们便会更执著于对性的研究、数据以及技术帮助。无论金赛（Kinsey）调查与马斯特斯—约翰逊（MastersJohnson）的研究本身成败如何，它们都是一种文化的反应，在这种文化中，爱所包含的人的意义不断失去。爱被当成一种动力，一种推动我们的生活继续前进的力量。但我们时代的巨变表明现在这动力本身也值得怀疑，爱已成为它自身的问题。
因此，实际上，爱已变得自相矛盾，以致一些进行家庭研究的人总结道：“爱”不过是家庭中更强势的成员藉以控制其他成员的一个名义。罗纳德·兰恩（Ronald Laing）断言，爱是暴力的面具。
意志可说也是同样的情形。我们从维多利亚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样的信念：生活中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理性地决定该做什么——如此，意志便作为“能力”，使得我们随时能够做出决断。而现在已不再是决定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决定如何做决定的问题。意志自身的基础本身已经成为疑问。
意志是种假象吗？自弗洛伊德始的许多心理学家证明的确如此：“意志力”和“自由意志”这样的词——在我们父辈的词汇中不可或缺——在现代的、时髦的讨论中已销声匿迹，或只是作为笑柄。人们去医师那里寻求他们失去的意志的替代品：学习如何获得“潜意识”来指导他们的生活，或学习最新的条件作用技巧来使得他们的行为得体，或使用药物来消除一些生存的动机，或学习最新的“感情宣泄法”。但却未意识到情感实质上不是能够争取到的东西，而是你使自己沉湎于某种生命状态之方式的副产品，16但问题在于，他们为何要使用这样的状态？在对于意志的调查中，莱斯利·法勃（Leslie Farber）断言在意志的失败中包含着我们时代的主要病症。我们这时代应该被称为“混乱意志的时代”。
身处这样一个激变时代，个体被驱回其自己的意识中。当爱与意志的根基已被动摇，并被完全破坏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被推到表面之下，并在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们社会“无法言喻的集体意识”中搜寻爱与意志的根源。我们所使用的“根源”（source）一词与法语“源头”（source）同义，即水从中流出的最初源泉，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爱与意志产生的根源，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这些最基本的体验所必需的新形式，以使其在我们正步入的新时代切实可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追求，就如同每一个这样的探索，是一种对于道德的探求，因为我们正在寻求新时代道德得以建立的基础。每一个敏感的人都能感到他正处于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的境地：“我出发……在我灵魂的锻造场中锻造我族类尚未产生的意识。”
我在这一章标题中所使用的“分裂性”一词，意为自我封闭，避免亲密关系，无感觉能力。我所使用的词并非精神病理学意义的，而是用以描述我们文化的一般状况，以及构成该种文化状况的人们的倾向，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则更多地从精神病理学角度对该种状况进行描述。他认为精神分裂的人冷漠、疏离、傲慢、自我封闭，这有可能导致暴力攻击行为。斯托尔说，这一切都是被压抑的对爱的渴望之复杂表现。而孤僻则是一种对敌意的防御行为，它源自婴儿期对爱与信任的曲解，这使他永远惧怕真正的爱，“因为它威胁到他的生存”。
就其本身而言，我同意斯托尔的观点，但我认为精神分裂状态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一般趋势，而斯托尔所说的婴儿期所感到的“无助与被忽视”不仅来自其父母，而且来自我们文化的几乎每一方面。父母自身就很无助，而他们便是对其文化无意识的表达。精神分裂的人则是科技人的自然产物。这是一种生存之道并不断地被加以利用——这就可能爆发成为暴力。在其“正常的”感觉中，精神分裂的人无须压抑，这样的精神分裂的性格状态是否在某些个案中会发展为精神分裂样状态，只能看将来的发展。如果个体能坦率地承认并面对其目前这种带有精神分裂特性的状态，很可能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安东尼·斯托尔还指出分裂的人格“深信自己不招人爱，感觉因批评而受到攻击或羞辱”。
当我评估斯托尔的描述时，我认为有一点站不住脚。他把弗洛伊德、笛卡尔、叔本华和贝多芬作为精神分裂的例子，“以笛卡尔和叔本华为例，正是由于他们与爱的疏离才使他们的哲学诞生”。而对于贝多芬，他是这样评述的：
作为对现实人类的失望与忌恨的补偿，贝多芬想象出了一个充满了爱与友谊的理想世界……他的音乐，就其蕴含的力量而言，或许比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更明显地显示出大量的攻击性。不难想象，如果他未能将此种敌意在音乐中升华，他就可能患上偏执型精神病。
斯托尔的矛盾之处在于，如果这些人被视为心理疾病患者，而且假设他们被“治愈了”，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的作品了。因而我认为必须承认精神分裂状态是应对十分困难的处境时的一种有益的方式。尽管其他文化会促使精神分裂特质的人更具创造性，我们的文化却迫使他们更割裂更机械。
在我以爱与意志为中心问题进行讨论时，我并未忘记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正向的特质以及实现个体满足感的可能性。当时代之舟飘忽不定时，每个人都要在某种程度上自主，更多的人会设法发现自我并实现自我。18但当个体的力量极其弱小时，我们听到最多的的确就是关于个体力量的呼声了。而我在写这些问题，写这些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呼声是什么。
这些问题有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奇怪的特点：它们预言了未来。一个时期的问题是：什么是可以决定却尚未决定的，什么是存在之危机。我们姑且不论我们如何重视“决定”一词，倘若没有新的可能性，也就没有危机——有的只是绝望，我们的心理困惑表达了我们潜意识的欲望。我们遭遇我们的世界，发现它不能满足自我或自我不能满足它，于是问题产生了；有什么受到了伤害、崩塌了，就像叶芝（Yeats）描述的那样：
我们……感到伤痛,
耕种之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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